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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滨 

E5：S1 

第一集：第五篇 

 

大海的动感和声音组曲令人陶醉，特别是沿着海岸散步时，更是如此。人虽然没在海里，但却能看见它，闻

到它，感受它，听到它，触摸它。所有感官同时活跃。男子开始思考，自己的潜意识，到底为何是首席观察

者。然后他又想到，潜意识到底如何进行感知？潜意识是否具有味觉？或触觉？ 

他开始朝女子走去，同时提醒自己，她不是自己的老师。朝着海湾奔涌而来的海浪，震耳欲聋，他不得不提

高嗓音。“潜意识如何感知我们的现实？你先前说，它给我们的感官提供数据。如果是那样，潜意识一定拥

有五官。那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现实在五官感受之前就已存在。我们已经知道，现实中含有无限个互联的数据点集，共同组成我们

现实维度的当下和整体性。这是个无限的海洋，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它。” 

“但，没有人知道或体验到它，”男子说。 

“是我们不想那样，”她回答。“活在眼下层面的现实中，同时体验时空内所有的现实维度，超过我们的处理能

力。所以我们拥有潜意识和主权个体，来替我们安排均衡的方式，循序渐进的融合这些现实。” 

“这具体是如何运作的？”男子问。 

“潜意识吗？” 

“对。潜意识做什么？怎样做？” 

“我只能给你不完整的回答，”她坚定的断言。“潜意识感知你的现实，不是通过人类脑系统的感官，理由很简

单，我们的五官有粉饰现实的功能，目的是为了让现实变得更适合人类消化。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感受到的现

实是百分之多少，但如果我们能让潜意识把全部现实都传给我们的脑和心，我们会立刻疯掉。” 

“为什么？” 

“超载。” 

“是否有人体验过？” 

“应该没有，”女子回答。“只要增加 0.000000000001%，人就会失去平衡。如果再删掉几个 0，人就会被诊

断为精神失常。” 



“那潜意识如何感知？它的认知工具是什么？它如何看，听，闻？它为何能感知到我们的全部现实但并不疯

掉？” 

“现在，你摸到了正确的问话，”女子微笑着说。 

女子蹲下来触摸一朵仿佛疲惫孩童般溅落在他俩脚边的浪花。沙粒发出的玲珑声响，虽然淹没在浪潮声中，

却还是设法来到他们耳畔低语。 

“潜意识活在两个世界的境界之间：一个是出现在时空内的下凡物种，另一个是未下凡的主权积分体物种。

潜意识处于中间位置，连接着这两个世界。潜意识的认知不属于人类世界，换句话说，不是人类的感官。这

些感知是超次元属性。这些感官能使用所有的数据，将这些数据缝合在一起，形成我们共同的整体性。就是

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 

“我们的人类感官只是收集人类希望了解的数据，并加工这些数据。比如，我们希望闻到热带花朵的香味儿，

但却不具备能支撑这类花朵存在的时空。那么，如果这个渴望足够强烈，我们也有方法，真的把它带到在我

们的时空内。以便用我们的五官享受和欣赏它。” 

“如果我们不具备方法呢？”男子问。 

“你是说，没有味觉，或没有财源获得那种花？”女子回答。 

“是的。” 

“我们内部的一个部分知道，即使我们拿起花朵凑到鼻子底下，也不能体验到那花朵的整体。我们的潜意识

也不能。花朵的整体性归它自己独有。花朵的体验是独一无二的，它的表达也是独一无二的。话虽如此，它

也有个跟整体性密不可分的部分。那是万物共享的部分。那个共享部分就是花朵的贡献。但它也保留着一个

没有分享出来的部分。这是个无法分享的部分。所有个体的私有部分积累在一起，归相应的主权个体留用。

这就是我们的独一无二性。” 

“你是说...潜意识并非完全接收一切，它仍然必须拥有自己的感知能力，”男子轻轻摇着头说。 

女子停下脚步。 

男子也跟着停了下来，看着她说。“这令人困惑。” 

“当然，”女子回答。“潜意识好比一位给你送礼的神秘来客。你走进自己家，发现桌上有酒宴等着你。但假设

你当时不太饿。你可能只是看看满桌酒席，决定只吃个橘子。不是因为你只喜欢橘子，而是你没有食欲，只

想吃少许爽口的东西。但你的客人可能会通过你的反应来推测，误认为你不喜欢他们送给你的宴席。” 

她转开头看着大海。“你明白了吗？” 

“就是说，长此以往，他们就不会再送来酒席了...” 



“正是，”女子说。 

男子突然振奋起来。“看来，潜意识曾在我们孩童时期，赠送过更多的数据，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兴趣转

向了更本地化的事物，比如求生存，适应社会规范。这是你要表达的意思，对吗？” 

女子点头。“是的，但我们终究还是要遇到那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死亡，到那时，我们的食欲会再度增加。” 

“但，那只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男子评论到。“为了缓解恐惧，我们开始去了解一些更广义的话题，比如我

是谁？死后将发生什么？自己的现实接下来会奔向何方？这类问题...” 

“是的。” 

“我二十多岁，感到食欲旺盛。我不太怕死，但依然渴望了解这个信息。我希望看到更广阔的图景，以便加

深理解。” 

“我认为，我们一生的食欲，会随着年龄变化。潜意识观察这个生活在人类现实中的伙伴，并为其服务。这

个伙伴就是人的身体-脑-心-人格集合体。潜意识不是个独裁者。主权个体作为连接统一性的那根线，也在

观察和学习。我们的食欲中，隐含着一种愿望，就是除了体验分裂的人生，同时也活在互联中。再次强调，

这不是非此即彼。” 

“上次我们讨论时，”男子说，“或也许是上上次，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你说想象力是关键。刚才这些话题，跟

想象力有关吗？” 

“想象力是一种构想过去，未来和并行现实的能力。想象力是我们大脑的才能之一。想象力是自我创造，但

会受到个体时空现实的影响。想象力能点燃个体的食欲。” 

“怎么点燃？” 

“想象力在一些语言，图像，声音，以及感官觉察的激发下，可以更容易的构想互联，也能感觉到互联。想

象力能在我们人类的所有组成单元之间自由运动。它可以穿越时间，能深潜到心底，能打开任何门户，甚至

包括一些深藏的门户。” 

“想象力和潜意识在合作？”男子问。 

“某种意义上，是的。” 

他们继续沿着沙滩漫步，一睹山崖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想继续的话就只能游泳绕过海里的礁石。 

“看来，我们该折返回原路返回了，”女子评论到。男子点了点头，于是他俩转身返程。 

“想象力是所有感官中最开明的一个。可以说是第七感。这个感官不靠感知结果，而是根据抽象概念，就能

构想出等待诞生的对象。想象力能为这类事物赠与生机和质地。” 

“想象力如何跟潜意识合作？” 



“潜意识一直在观察我们时空现实内的整体性。然后把这些观察提供给人类感官，这不只包括已知的五官，

还有第六感与第七感：直觉与想象力。直觉是心的功能，是我们的感觉中心。想象力是脑的功能，是我们的

构想中心。” 

“正如我之前所说，潜意识观察整体性，但如果那是通过分裂所表达的整体性，我们的感官就只能感知分裂，

并只根据这些定义分裂的数据，排他性的构建我们的信念。想象力是最先有可能把互联数据带给人类现实

的感官。这些数据能活化我们对特定话语，图像，声音的食欲，激发我们的互联感。” 

“如果周围所有人都只能觉知分裂，只有我们这样做有益处吗？”男子问到。“仿佛显得很孤独...” 

女子停下来，指点着环绕在他们四周，很像弯腰鞠躬的巨人的石灰岩崖顶说。“想象一下，你站在那山顶上。

而我站在沙滩上。你是否能看得比我远？” 

男子朝着那两个方向看了看。“大海一侧的视野，我们差不多，或许我能稍微远些。” 

“那陆地一侧呢？” 

“我的视野比你远很多，因为你这里较低，山崖挡住了陆地。” 

女子点头。“那到底谁更孤独？能看到所有方位的人，还是只能看到一侧的人？” 

“你知道答案，这就是寻觅互联时的常见失误。他们认为，一旦理解了事物的真相，周围那些倡导分裂的人

都会回避自己。” 

“难道不是吗？” 

“为何要回避一位出于合理逻辑而持有高贵信念的人？” 

“至少人们会回避这类对话，”男子说。“我亲身体验过。” 

“那些人只是还没准备好离开自己的旧现实维度，因为已经在里面活了大半辈子。只是如此。理解我们的互

联，不会孤独。孤独只是个误解，但多数人都有这个误解，因为他们选择了分裂的灵修方式。” 

“分裂的灵修方式？”男子下意识的重复到。 

“是的。” 

“请解释一下，我以为，灵修就是相信互联。” 

“如果一个人能感受并构想互联，绝不会感到孤独。互联带来理解，这种理解能带来慈悲。慈悲是孤独的解

药。慈悲是个互联的接口，是我们感知中心和构想中心的力量源泉。” 

“这不是灵性信念，这是个逻辑信念。互联不需要穿戴任何灵修，宗教，科学甚至哲学的外衣。这是纯逻辑：

我们是互联的，我们拥有意识，这个意识既是整体性的一部分，同时在各个角度独一无二，因为我们走在一



个时空二元性的旅途中。” 

“分裂的灵修中，包含着很多层面的分裂感。高低之分。圣人和罪人。善与恶。人与神。光与黑。娴熟与素

人。这些都是灵修和宗教的分裂灯塔。如果有人相信，灵修是比宗教更进步的方法，就等于是相信高低有别，

就是继续走在分裂的方向上。你明白了吗？” 

“我不知道，”男子说。“我知道你说过，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想象力和直觉，作为脑和心的部件，能形成合

作关系，两者如果能对准同一个目标，就能融合为一体。那个催化它们融合的目标是，希望在我们的现实维

度里，体验并表达互联—首先通过逻辑推理，然后通过实际体验...” 

男子停了一下，然后开口。“我感到，分裂的灵修，这个词让我不解。在我遇见你之前，就活在那个世界里。

我挣脱了父母从小灌输给我的宗教枷锁。我找到了一条关于行善并求真的个人化灵修道路。那怎么会是分

裂？” 

“也许不是。其中是否有高低之别？” 

“我的理解在进步。我提升理解...” 

“背后是否存在某个组织？”女子打断他的思路。 

“基本上没有...只是个小规模的。” 

“那就是与互联的分裂。或许，跟那些主流的全球性宗教机构相比，只是分裂程度有所不同。记住，不存在

任何一条，能由一个人示现给另一个人的完美互联之路。互联之路，只能靠一个人的力量去理解，就是你自

己。”她笑着指点男子。“是具有个人独特性的道路，更加指向互联。反之则反，越是人丁兴旺，就越是指向

分裂，因为那代表这条道路宽广而平坦，并且满是路标。” 

“你说过，这是比例，不是绝对的。这是否意味着，并不存在完全通向意识和互联的道路？”男子问。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个人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直觉，加上逻辑推理，找到那个更高的意

识，也就是自己的主权个体，然后允许这个意识引导自己走向整体意识。在整个过程中，要清晰的知道，现

实依然会不断反噬。知道这条道路，跟会员资格以及教义都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是据此学会如何在时空

二元性内，体验并表达自己的个体-集体-整体意识。”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都寻求互联，因为我们知道，互联的伴侣是分裂，分裂时刻在潜意识中提醒我们高低

之别，善恶之分，正误之差。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现实维度中，我们在时空中存在的每个当下，这两个世界

都在交叉碰撞。但我们有权发誓，坚持活在某个比例中，这个比例完全由我们自己设定。这个比例在我们人

生中的表达效果，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它的能量源于我们自己。它的效果由我们自己决定。谁都不能评判

我们。” 

“确实存在着一条道路，对每个人，每个主权个体来说，个人道路独一无二。因为，整体性道路无穷无尽。

笼罩着所有不同形态的生命。” 



女子凝视大海，然后用鼻子长长的吸气，并缓缓的吁气，并同时说到。“分裂好比我们呼吸的空气。无处不

在，也无迹可寻。” 

“我们这样才能更容易感受到它？” 

“噢，我们能。感知分离不是关键。关键是缺乏朝向互联的转向。” 

“...转向？”男子问。 

“每当我们感知到周围的语言，图像，声音中存在分裂，无论多么微弱，都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互

联。具体方法是，让自己聚焦在心和脑的交叉处。在那里，这两者是合作伙伴，想象力和直觉是心脑联合的

工具，能促进转向。” 

“具体说来？” 

女子叹了口气，把双手放在身后并握紧。“逻辑慈悲。” 

“我确信，从未听过这个说法...” 

“嗯，”她回答，“心脑融合后，就能获得原创语言。”她对自己轻笑。“我给你讲个故事，主人公是个跟你很像

的男子。他在沙漠里逛了一整天，一直没喝水。他清楚的知道，自己迷路了。风儿抹掉了他的足迹，他在起

伏不断的沙丘之间的跋涉，变得愈发疲惫，并且越来越渴。当他接近死亡的门槛时，在黄昏里看到一个视觉

场景。在那里，他是一只鸟，高高翱翔在沙漠上空。他飞翔中看到一个小小的村落，那里有人，有街道，有

公园，鸡犬相闻，总之是一些代表生命的迹象。” 

“他立刻站起身，拼尽身体里仅存的些许生命力和神志里仅存的坚定，朝那个视觉场景的方向奔去。他到达

那个村落时，发现那里早已成了废墟。既没人也没有狗叫。没有精心护理的花园。街道也被风吹得无影无

踪。” 

“那是他的梦？”男子问。 

“不，他看到了视觉愿景。名副其实的愿景。他根据逻辑推测，这样的地点应该有水井。” 

“真有？”男子问。 

“是的，并且井里有水，但他喝过后发现，那水显然已被污染，无法为他解渴。虽然有水，却不能喝。如果

他喝了，只能加速死亡。在那种情况下，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并且他会在孤独中悲惨死去。两者都是最糟

糕的陪伴。” 

“此刻，男子只有一条路可走。他需要奇迹。如果没有奇迹发生，他就会死去。这是他唯一的选项。当夜幕

降临，第一颗星开始亮相时，他奄奄一息的躺在柔软的沙地上等死。他唯一的视野是夜空的繁星。过了一会

儿，他仿佛看到星空开始变动。” 



“那是正在形成的云朵。没过多久，第一滴雨水就落在他的额头，他禁不住大笑起来。然后他张开嘴，让雨

水灌入口中。他大口的咽下雨水。他身体的尘埃也一并得到了清洗。几分钟内，他就在曾经等死的沙地上复

活了。他站起身，随即听到一个声音：‘如果你希望进入人生深处，请跟我来。’” 

“他看了看四周，但黑暗中什么也看不到。他甚至不能确定，那声音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的幻觉。这时，

雨停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男子大喊到，‘跟你去哪？我甚至看不见你。’” 

“那声音告诉他，是他的脑和心在跟他对话。不是来自他的外在。而是内外兼具。无处不在，无所不是。那

就是整体。他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他聆听，那声音会引导他。” 

“男子别无选择。他决定相信这个声音。于是，这声音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脑和心当成一个感官系统

使用。他照做了，于是看到了四周的大自然，虽然笼罩在黑暗里，却在宝石般闪烁的星辰和一弯明月的光亮

中朦胧可见。他看到，大自然在拥抱他，仿佛摇篮。他突然回忆起，母亲曾告诉他，星辰可以指引方向。” 

“于是，他突然不再是沙漠里的迷路人。他找到了前进方向。” 

女子停下来，蹲下去捡贝壳。“你仔细看看这个贝壳，”她说着，把贝壳递给他。“看到吗？” 

男子把贝壳凑到眼前，看了看。“螺旋？” 

“对，你是否知道，它为何能形成如此完美的几何形状？” 

男子点头。“这跟你刚刚给我讲的故事有何关联？” 

“大自然是我们的摇篮。是所有一切，不只是我们代表的这个物种。所有的我们。大自然有智慧，大自然是

由智能指引的强大力量。不是人，动物，植物或电脑层面的智能，而是行星的智能。” 

“即使在风暴中？” 

“即使在风暴中，”女子说。 

“但，这些跟逻辑慈悲有何关联？” 

“分裂是大自然的起因。大自然是我们，我们是大自然。这是个毋庸置疑的道理。这是脑的产物。如果这些

是‘真’，那我们跟大自然的互联性也是‘真’，互联感是心的产物。慈悲就来自这里。” 

“那些生活在都市里，很少接触大自然的人呢？” 

“你这是在假设，大自然的定义，只包括树木，山峰和海洋。” 

“难道不是？” 

“大自然是我们全体。所有的生命体。我们就是行星，行星是我们这个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大自然由这

个宇宙和其内所有生命组成。所以，逻辑慈悲追求的是这种心脑融合。慈悲是我们感受的途径，我们通过慈



悲感受大自然，感受到我们因为跟大自然互联而成为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则是我们信念的道具。这

不是念诵他人的信念，而是通过逻辑去理解到，我们是个笼罩一切的互联意识。理解到，我们是主权个体，

也是积分整体。我们是意识，不是脑器官，我们是大自然，不是分裂的人类个体。” 

“唔...”男子嘟囔到。“你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逻辑。不具备任何物理或物质特征。” 

“是的...” 

“嗯，这不重要吗？”男子问。 

“逻辑能伸展到非物质层面，不是吗？”女子问。 

“能举例吗？” 

“我们初见时，我解释过，我们活在时空二元性中，里面存在着一个根本对立：分裂和互联。那么，根据逻

辑可以推断，如果所有一切都具备二元性，就一定有个最本质的源头二元性，其他所有二元性都来自与此。” 

“再进一步，逻辑表明，我们活在分裂和互联这两个本质性的对立表达中。但两者不是绝对非此即彼，因为

我们的现实同时包含两者。所以，逻辑上说，我们有自由意志来决定我们要活在哪端，不是作为绝对，而是

作为比例。我们选择对齐哪端呢？我们倾向于哪端呢？我们在创造和体现中表达哪端呢？” 

女子从男子手里取回那个贝壳，小心的放回沙滩。 

“这是个逻辑慈悲的例子。” 

“我想，我能理解逻辑这部分了，”男子说。“但慈悲部分又是什么？” 

“当你拿着那个贝壳时，是否感到，那是你跟那个特定贝壳之间的问候呢？” 

男子摇头。“...没有。” 

“你是否曾想象它的故事，它是如何来到这里，如何遇见你的？” 

男子再次摇头。 

“你是否曾向它提问？” 

男子眨了眨眼说。“没有。” 

“你是否曾送出由衷的爱心给它？是否曾将它拥抱在自己的现实维度里？” 

男子突然显得很激动。“没有。这些都没有。我当时在听你讲话，并忙于理解。” 

女子伸出食指，指着湛蓝的天空。“慈悲，不需要询问，只需要体现出来。那不是某种你成为圣人之类的重

大事件。慈悲存在于最微小的事物中。一直都是如此，因为，我们的互联正等着在最微小的事物中显现。这



就是慈悲。如果你能在最微小的事物中感受到慈悲，也一定能在最大的事物中感受到...比如你的人类同伴中。

如果你只能在大事里找到慈悲，但小事里感觉不到，就说明慈悲还没有真的找到你，你也还没找到它。” 

“慈悲让我们在看到逻辑时，不再感到冷漠，疏远，算计或漠不关心。慈悲带来我们的统一。慈悲能把我们

带到分裂与互联这连个极端的交集处，找到平衡和理解。” 

“逻辑为慈悲提供什么呢？”男子问。 

“更高级的现实。逻辑和想象力是一对奇特的伙伴，但它们确实在合作。根据逻辑推理，如果每个生命体最

初都来自同一个起源，那么，我们就互联。根据逻辑推理，这种互联能在我们之间创造慈悲。慈悲就是对这

个高度理解的体现和表达。” 

男子还是在摇头，他目光涣散的说。“那么，爱呢？你一直没提到爱。为什么？” 

“爱就既是一种对互联的感觉，也是一个逻辑信念--相信互联确实存在。还能有别的爱吗？我之所以没提到

它，是因为在语言中无法找到爱。” 

“你的意思是，全在于行为？”男子问。 

女子摇头。“不。全在于理解。通过理解能找到爱，一旦找到爱，就可以分享出去。” 

“哪种理解？” 

“我们聊过的所有内容。” 

“但你刚刚不是说，不能在语言里找到爱吗？” 

“确实不能，但语言背后是什么？” 

“思想？” 

“思想背后呢？” 

男子停了一下，然后闭着眼说。“感觉？” 

“哪种感觉？”女子温柔的问。 

“互联，”他以坚定的语气回答。 

“这就够了吗？” 

“还需要与分裂达成平衡，”男子回答。 

“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里，爱的来源就是均衡的互联感？”女子问。 



“我猜是的...”男子回答。 

“那么，逻辑的作用是什么？” 

“逻辑可以让我们的互联感...更真实。” 

“是的。” 

“逻辑和爱，仿佛是一对奇怪的...奇怪的伙伴，”男子评论到。 

“那么，互联的背后是什么？”女子忽略他的评语，问到。 

男子思考了片刻，然后带着一种新的内省表情说。“我猜，那应该是个体的主权个体意识。” 

女子点头。“主权意识背后呢？” 

“那就应该是积分体。整体意识。” 

“积分体意识背后呢？” 

“未知...我猜，甚至也许是不可知。” 

“精辟！所以，爱源于未知，我们甚至不知道爱来自何处。所以人类也一直告诉自己，我们无法描述爱。”女

子停下来，微微歪着头说。“如果你不知道爱如何产生，或来自何处，又怎么可能描述它呢？” 

“你是在问我，还是设问？”男子问到。 

“我在问你。” 

“我一直认为，要理解某事，上下文背景至关重要。看来，是我们恰恰缺乏上下文？” 

女子听了这话后，笑了。“你的脑和心都很优秀。要理解爱，心和脑都很必要。一旦心和脑能够理解爱，两

者就能取得一致。记得吗，我曾说过，我们需要融合心和脑？” 

“是的...” 

“对爱的理解，就是心和脑的纽带，”女子说。 

“话虽如此，但也不能断言，如果缺乏理解，我们就不可能去爱吧？” 

“不，当然不是，”女子回答。“爱无处不在。在所有维度世界里的所有能量中，爱是最丰盈的一种。我只是在

说，要通过爱来融合心和脑，就要理解爱的起源。爱的目的。爱的源头。即使不是完全的理解...”她停顿片刻，

“我们的理解的确不完全。” 

“你刚刚说，爱来自未知或不可知。我们怎么可能理解？” 



“只知道未知还不够，还要知道为什么未知。不完全理解的定义正是如此。” 

“你的意思是，我们与爱断联，是因为我们错误的将爱与浪漫，性或慈善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

吗？” 

“是的。” 

“好吧，但为什么？”他问。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其实我们不理解爱？”女子用提问代替回答。 

“我不知道，”男子抢答到。 

“如果我让你描述‘希望’这个概念，你会怎么描述？”女子说。 

“我会举例。” 

“那么，什么是爱的例子？” 

“我猜，某种善举，”男子说。 

“一对情人互相爱慕呢？” 

男子点头。“是的，那也是个例子。” 

“舍己救人献出生命呢？” 

“这绝对够得上是爱。” 

“孩子与蝴蝶的玩耍呢？” 

“我知道你要表达的意思了，”男子说。“爱的例子无穷无尽...” 

“上百，上千，数百万，数不胜数的多样性。是的。”女子说。“并且，正因为爱的例子无穷无尽，所以爱的起

源和进化轨迹深藏不露。” 

“爱会进化？” 

“所有一切都在进化。为什么爱会例外？” 

“我感到...我从未这样想过。” 

“爱是永恒的，爱是个对我们的眼睛来说永远不可见的野生动物。爱需要我们每个人以特有的方式去领悟。

别人写好的脚本不管用，只能靠自己。爱无法被束缚在某个固定的时空维度。爱是包含所有一切的网络，或

能量场。这就是爱的构造，所以，通向积分整体觉知的门户数量，跟所有时空维度内的所有物种内的主权个



体数量完全相同，人手一门。” 

“这些为什么很重要？”男子问。 

女子看着天空，仿佛在寻求某种不可见精灵的帮助。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到。“我有个熟人，毕生被人看作坏

人，罪人。可怜人。被家人鄙视。没有朋友。不可信。自私无耻。总之，人们认为这个人无可救药，于是就

送去疯人院囚禁。这种人的人生哲学会怎样？他们能用何种语言来描述自己的人生观？”女子期待的看着男

子，轻轻点头。 

“我...我想，其中不会出现爱的痕迹，”男子安静的说。 

“那么，爱通过什么现身？”女子问。 

“我猜，是肉体关系...” 

“还有呢？” 

“愤怒和焦虑？” 

“对。爱能被转化成应有尽有的形态。爱仿佛陶泥，能完美变形。就是我们信念中的词语和情绪，在塑造爱

的形态。当我们活在那个最有创造力，最强大，最有潜力或最互联的自我身份中时，爱的形态就能展示出最

广阔的高度。” 

“你是说，你提到的这个虚构人物，依然能用爱去创造自己的有形展示？” 

“除了爱，还有什么其他素材吗？爱就是我们感受和想象到的互联感，难道这不是很合乎逻辑吗？我们活在

其中的能量场就是爱，它支撑着时空内的所有一切，这难道不是个逻辑推理吗？所以，即使有些人创造的形

态充满黑暗而扭曲，依然是源于爱，只不过是爱的畸形体现。因为我们无法创造出与爱无关的表现。” 

他叹了口气。“如果被信念中的词语和情绪束缚，一个人就注定一生不幸，只能创造爱的扭曲造型？” 

女子展开上臂，最轻微的浅笑，仿佛芭蕾舞者在谢幕。男子看着她，突然带着吃惊的表情左右摇头。 

“不...不...不可能。难道你是说，你就是那个虚构的人？” 

女子放下手臂。“为什么不可能？”她重重的耸了耸肩说。 

“怎么可能？”男子问。“你描述的那个人...我无法消化这个形象。”他又开始摇头。“你在开玩笑，是吧？” 

“我就是证据，证明了词语，情绪和信念...的重要性。” 

“但...但你到底是怎样达成了这种变身，从那个...你描述的那个不堪入目的人，变成了现在的你？” 

“充满希望的词语。” 



“比如...比如哪些？”男子问。 

“主权积分体。统一源头。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爱的能量场。心脑合作。融合一体之线...” 

“但，只通过词语就达成转化，你具体是怎样做到？” 

“我认为这些词充满希望，就决定仔细思考它们。在这些词语进入我人生之前，我从未真正的抱有希望。” 

“这些词是谁给你的？” 

“我不这道。” 

男子听了她的话，显得很吃惊。“你不知道！？” 

女子摇着头说。“真的不知，并且你猜怎么着？” 

“什么？” 

“我从未动过想知道这些词语来源的念头。” 

“为什么？” 

“因为，这些词语足以让我与自己的真实身份结交，并能活在真正的自我里，抛弃了被历史定义歪曲的自我

形象。” 

“我不信，”男子尖声宣布。 

“你不信什么？” 

“我不相信，你曾经是那个虚构的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如此巨变。” 

“你是否理解过荒野？我是说，真正的观察它，把它当做自己的一部分来观察。” 

“至少根据你的定义，我可能没理解过，”男子回答。 

“荒野同时是混乱和秩序。如果你认为荒野应该被开发，并着手开发，它就变得有结构了，在这种结构中，

存在着二元性。美与丑。善与恶。聪明和愚蠢。所有这些对立，开始混淆荒野的本质，但荒野...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完美。荒野没有真正二元感。尽管受到人类影响，荒野依然保持平衡。” 

“比如在，其他人，其他思想，其他信念将我结构化，并标签分类。我是个尚未被发现的荒野。词语如果不

能描述荒野的本质，就会成为别人结构化信念的回声。如果你活在后者之内，你作为一个空白画布，进入这

个世界，内容开始填满画布，到了你七岁之后，你将无法找到任何一笔，属于自己的独创。当我认识到这一

点时，我的画布，可以说，几乎完成。” 

“只剩下寥寥数笔余白。我以为是我在挥笔作画，但某种零五突然降临子在我身上，我是...我其实是个傀儡。



我领悟到，确实是我的手在描绘画布，但却不是我的意志在决定用什么颜色，在何处落笔，没有任何一笔是

我的自主选择。画的长度和深浅，也都不是我的决定。完成那幅画的双手，跟我的自我感觉毫无关系。跟我

那个荒野毫不相干。” 

“我发现，我一直让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涂鸦我的画布...我的人生。决定我是谁。领悟到这一点后，我意识

到，要找些能对齐更高价值的新词语，新信念，新情感，以及新行为。能成为希望的象征，带来一种承诺，

不是为我，而是为所有人。这才是我...我得到救赎的关键。” 

女子停下来，深沉的凝视着车轮般繁忙翻滚的大海。“我们可以改变。任何人都能。通向荒野的道路属于我

们自己，也只能属于我们自己。其他人无法带我们走向荒野。另外，即使我们在某种启示中偶尔涉足那个荒

野，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回到自己的画布上，在一个小角落涂鸦，描绘它的奇迹之处。但那画布的大部分领

域，依然是他人的手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奇迹会失去吸引力。我们会回来继续凝视那幅，数十年百万笔刷累积描绘的旧画。

那个领悟，也会...逐渐淡化，就连那个指向奇迹的角落，也会沦为背景，被其他人发明的笔法所覆盖。” 

“你是说，虽然变身可能发生，但如果完全基于某种狂喜或奇迹体验，就有可能很快消退。如果我们能保持

那些与我们内在共鸣而带来希望的词语，它们就成为我们的支撑，甚至能帮助我们重新描绘画布，展现出这

些新词语和新信念的色彩。这就是你要表达的内容，不是吗？” 

女子点了点头，并指了指眼前的台阶，那是一条崖顶与沙滩之间的安全往返通道。“我要爬台阶，所以无法

继续跟你对话。我要趁现在把话说完，然后集中精力爬台阶。”她对着回顾她的男子笑了笑。 

“这整体上是关于，我们如何在一个分裂的能量场内，创造出真正的互联感，并利用它创造出和谐并无条件

的爱的体现，不是按照其他人的标准，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我跟你说的一切，都不过是那个最初基础

开端的延申，早在我们的宇宙课堂对一种更高的物质形态开放的前一天，那个起点就存在了。” 

女子用左手抓住扶手，开始攀爬。 

男子突然很紧张，摸着女子的肩膀说。“求求你，一个简单提问。” 

女子回身，点头同意。 

男子无比轻微的叹了口气。“我们怎样才能打造这种互联感？” 

女子回头面朝大海。“不需要打造任何东西。从主权个体个进入时空二元性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互联的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互联活在我们内在的荒野里，按照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方式。” 

“我怎么做呢？” 

“你已经在做了。每个人都在创造这些爱的体现，只是，我们从哪里汲取这种爱，把来自荒野的爱带到现实

维度，还是从他人主导的画中取爱。这是唯一区别。” 



“那么，我怎样才能从自己的荒野把爱带出来？” 

“你需要释放爱，”女子说。 

“释放爱？”男子的表情变得困惑。 

“找到那些与互联有关的新词语和情感，并表达它们。找到那些携带希望的词语，找到这样一些信念：相信

一种至高的主权智慧，知道祂能同时生活在统一和分裂中，一直在学习和施教，一直钟情于爱。要释放的就

是这些。” 

“它们会去哪里？” 

“我们已经聊过这个了。” 

“你是指，那些体现？” 

“它们去那里，那里，和那里，”女子指着三个不同的方向说。 

“这些好比火花。火花从它的主体，也就是火堆里飞出的背后有一种力量。让火花升起，化成青烟，升入夜

空并消散，完全跟自己的火源分离。我们的体现与此类似。我们虽然不知道它们如何回响，但知道它们确实

会回响。” 

“怎么知道？”男子问。“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所有这一切...我们的这个人生，确实有意义？也许一切都不过是

物理和数学的偶然呈现。” 

“所以，词语的力量非常重要，”女子点头。“词语的力量是，用逻辑解答疑问。缺乏逻辑的词语没有力量。” 

“你说的逻辑是什么？”男子问。 

“这个逻辑就是，或许这世界是个偶然，但它还是创造出一个荒野行星，承载着数百万不同物种，弹射着穿

越未知的宇宙，沿着有意设计但又无人能看到的航线疾驰，甚至还带着个命运目标。这个目标正在地球表面

上自我展露--通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创造，我们留下的遗产，以及我们心和脑的足迹。” 

“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围绕着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或类似概念进化，那么我们就是在时空二元性中，推动

积分整体，也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进化，奔向和谐与平衡。无论到底是否有神，或天堂和地狱，或空性，或救

世主，无论前方是否等待着亿万次毫无意义的投生轮回，我们还是决定用自己的逻辑宣布：我不介意这些外

在的东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决定跟随这些与自己的荒野共鸣的词语。” 

“这是逻辑。这是勇气。挣脱外在世界及其影响。走出那个分裂的文化。从那个活在每个人内在的荒野里汲

取素材，创造自己的逻辑感觉。” 

“最后一个提问，这个很简短。我保证，”男子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女子。 

女子点了点头，但轻微到几乎无法察觉。“只一个提问，朋友，我真要开始攀登了。要么你跟我来？” 



“我想留在沙滩上，沉思一下我们的对话。” 

“明智的选择。那，你的最后一问是什么？” 

男子把手放在额头上遮挡阳光，似乎想在问话时，能更好的阅读女子的表情。“你真的进过疯人院？” 

女子完全静止的站了一会儿。脸上毫无表情。“也许我们再次相遇时，我会回答你这个提问，我是说，如果

到时候你还认为，这个话题很重要。不过，到时候，你也要允许我先提问你。”女子微笑着转身走上台阶，

边走边数。“1，2，3，4...” 

她停在“5”这里，回头看了看男子，看到他已经朝海岸走去。 

“为你着想，还是给你最后一个回答，”女子压过海浪的喧嚣，大声喊到。 

男子立刻转身。“什么？” 

女子指着自己的头。“这类逻辑只能来自两个词语：主权个体和积分整体。这两个词只能来自一个意义深远

的世界。这些词出现时，我们吸收它们，于是它们成为我们，于是这个世界会朝高度和谐的方向进化。那个

世界会更好的共鸣于充满希望的未来，感受到它的轻拽和细语--不是为你，或我，或我们，或他们...而是为

了整体。我们既可以为之加速，也可以令其延迟。个人选择。”女子摆动食指。“如果你要沉思，就沉思这个。” 

她听到男子唇边传出的“感谢”，同时转身继续攀登。女子能感受到距离。她曾攀登过更陡峭的台阶，每一步

都潜伏着恐惧。分裂只是她的画布。当人们认为，自己已找到目的地时，就不想再攀登。她的距离比大多数

人更广阔，更复杂，也更富有启迪。 

“一定是潮风的湿润，”她擦着一滴泪水说到。“7，8，9，10，11...” 

男子径直来到水边，凝视大海。他的注意力无法聚焦在任何单一地点。这里动感太多。海浪的边缘，仿佛突

然向重力低头，将全部重量撞击在湾口那些散乱的礁石上。水和天空，一切都在动，仿佛在挑战大地的坚固。 

然后，他的头脑转向内在，与一些从未进来过的思维共舞。 

既永恒又无限的事物，怎么可能进化？难道进化不是时空维度特有的功能吗？男子思考着。 

几乎与此同时，他听到自己的大脑走上前来，答到。“任何既永恒又无限的东西，都在单次人生中通过行为

践行自己的记忆。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在时空二元性中生活时对齐主权个体。” 

“我们认识到，在时空二元性里，我们无法带领其他人的眼和耳，达到同样的领悟。我们是在允许无限多样

性的进化，以及对永恒的观察。我们的目的是将这些带入统一。主权个体就是永恒积分整体的无穷无尽代

表。” 

“我们在度过一个有意识的单次人生时，自愿对齐它们，接纳它们，理解它们，并把它们当成伙伴启用。然

后我们再闪在一旁，让它们通过我们进入这个人性的世界。这时，一种智能会进入我们之内，占据我们单次



人生身份的每一个粒子，并在新旧的平衡中，促成我们的记忆变革和身份转化。这就是积分整体通过时空的

进化。” 

“我们那些跨越所有物种和时空的集体身份，都在进化。包括时空之内的一切。所有一切。所以存在着无限

的变形。积分整体智能创造主权个体身份，主权个体身份创造单次人生，人生为积分整体智的学习提供经

验。这是进化的核心循环。跟其他核心一样，它们是通向其他核心的门户。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作为积分整

体，聚焦于一个主权个体身份，生活在无限多样性的单次人生和其他各种生命形态中。 

不是相信人类的渺小，就是相信主权积分体的深远。如果我们更想活在扩展中，回避畏缩或雷同，就更可能

感觉到我们那个处于进化过程中的主权积分体身份的磁性。这不是顿悟，而是一种我们尚未完美掌握的行

为实践。我们通过对自己表达慈悲和理解，引导这个身份进入我们的人生。我们继续前进，奔向正等待我们

去创造的下一个体现。我们尽最大努力爱整体的一切。 

（完） 

  



 

 


